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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个锤子”本是四川方言，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高速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广泛使用，不在

局限于川渝地区，更是出现在其他地区，甚至于是普通话中。并且在广泛运用中更是衍生了诸如“跑个

锤子”“玩个锤子”等等流行语，逐渐演变为“X个锤子”的新兴否定类构式。本文试以构式理论为基

础，对“X个锤子”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丰富构式观角度下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分析其具体的构式义

以及产生机制，并试做出解释以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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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mmer” is originally a Sichuan dialect, but with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not onl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but also in other regions, and even in Mandarin. And in the wide application, it has derived popu-
lar words such as “run a hammer” and “play a hammer”, which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new 
negative class construction of “X hammer”.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f “X hammer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Internet buzz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analyze their specific construction meanings and production me-
chanisms, and try to make explanations and 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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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日常交际的主要部分。通过网络平台，大量的新词新语涌

现出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词新语之外，地方方言也通过该途径为更广大的群众所接收、使用。

邢泽鹏[1] (2020)通过使用 BBC 微博语料库、CCL 语料库等进行调查发现，川地方言“锤子”已被网络

平台广泛使用，甚至于一度压制了该词的普通用法(本意)。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现“X 个锤子”用法占比较大，且其意义与用法已经稳固。然前者着重于方

言词汇的网络分析，忽略了对已然成为构式的“X 个锤子”的分析解读。因此，本文通过对构式“X 个

锤子”进行分析研究进而解释其构式义以及相关机制，并尝试对其进行预测。 

2. “X 个锤子”的构式义 

(一) “X 个锤子”构式的句法分析 
从句法结构上来看，“X 个锤子”由常项“个”、“锤子”和变项“X”构成。 
(A) “X 个锤子”中的常项分析 
该构式的常项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个”为量词，而“锤子”本为名词，其本义为：敲打东西的工

具。前有金属等材料做的头，有一个与头垂直的柄[2]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该词本为一般名词，

仅在特定的情景场合才会使用到，在日常交际对话中使用频率较低。光从“X 个锤子”的构式成分中，

很难从中推测出其被赋予的准确的新意义。所以通过隐喻的相似性原则，可知该构式是取“锤子”材质

坚硬、使用力度大的性质特点，通过“X 个锤子”构式，将一个普通的陈述句转换成带有强烈情感色彩

的否定句。因为在对所接受的对话带来信息的反感与否定，以及自身强烈的拒绝的情感态度，即“使用

力度大”，又因为拒绝的态度恳切坚定，即“材质坚硬”。 
(B) “X 个锤子”中变项“X”的分析 
而作为“X 个锤子”中的可变元素“X”，即变项，代表的词语也随着用法的增多而一直持续不断的

动态地发生着变化。按照该构式所赋予的意义，下面将对变项“X”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X 个锤子”的构式中，“X”所填的字词为动词与形容词等谓词。在使用上两者又有各自不同的

特点，因此下文将分开分析。 
1、动词“X”分析 
当“X”为动词时，其选择较为开放，单音节和双音节均可使用。例如： 
(1) 你吼个锤子！ 
(2) 那我还买个锤子的 win10 啊，还不如买个手机呢！ 
(3) 栖谷天街一直都在那里不离不弃！不弃个锤子！ 
(4) 就这水平若不是黑哨帮你，你得意个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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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选择双音节动词作为“X”时，如果存在一个与其语义相近的单音节动词，那么该构式便有

一种将前者替换成后者的一种倾向，例如： 
(5) A：他这么困难，你不得帮助帮助？B：帮(助)个锤子！ 
(6) A：这事让老王发愁了好久。B：(发)愁个锤子！ 
张国宪[3] (1989)提出，与双音节动词相比，单音节动词更适用于口语语体，且尤其是谈话语体。从

本文的举例中可知，“X 个锤子”总是出现在接答句中，且口语化较重。因此，当较多书面化的双音节

动词出现在该构式中时，其便会有一种将该动词替换为单音节动词的倾向。同时，由于替代词在表达语

义上与原词相近且音节更少，这也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此，出现这种替换倾向完全是必然的。 
2、形容词“X”分析 
当“X”为形容词时，其选择总是倾向于性质形容词而非状态形容词。朱德熙[4] (1982)指出，性质

形容词作谓语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所以常常用于对两件事的对比，相反状态形容词则没有该意义。

而构式“X 个锤子”常用于交际口语中，表示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主观否定的判断。换句话说，说话者

是在对事件进行比较判断之后得出了自身的主观认知，更符合性质形容词的使用环境。例如： 
(7) 不过是夸了你几句，你美个锤子。 
(8) 洗个几十秒就干净了？干净个锤子! 
(7)中听话人因受夸奖之后产生自满自得的情绪而引得说话者的否定与(8)中对于听话人所认为的干

净程度而产生的否定都是因接收到听话者对于事物看法后自身经过主观比较得出的判断：(7)中说话人对

听话人表现与自己心理预期作比较，从而得出了其过于自满的否定判断；(8)中说话人对听话人所认为的

干净程度与自身认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后者认知与自身相悖的判断。在上述例句中，所有得出的判断

都是基于与前文语境做出比较后得出的，并不是说话人独立得出的。 
其次，朱德熙[4] (1982)又告诉我们，性质形容词作谓语时是静态的，而状态形容词则是动态的，因

此后者常见于叙述事件的过程。但是在该构式中，其表达的意义是对于事物的否定判断而不是对于事物

进行描写叙述，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性质形容词占优势。例如将例(1)、(2)改用状

态形容词则说不通： 
(9) *不过是夸了你几句，你美美的个锤子。 
(10) *洗个几十秒就干净了？干干净净个锤子! 
由上文可知，不论“X”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其音节数总是控制在两个以内，说明在该口语构式中

存在着节律制约。刘丹青[5] (1993)指出：在汉语中，过长的音节数会破坏汉语的节律要求，所以汉语中

词的长度基本控制在 1.5 个音节左右，而对于日常口语这个长度将会更短。同时，刘先生还指出：当核

心词长度过长时将会减弱其对句中其他成分的控制力，从而减弱了核心的地位。所以构式“X 个锤子”

在对变项“X”的选择中总是以单音节为主，双音节为辅。 
(二) “X 个锤子”构式的语义分析 
“X 个锤子”最初的表达式为“打个锤子”，是四川重庆一带的方言语。“打个锤子”主要是表示

对事情发展的否定以及主观上情感的不满。其中“锤子”语义虚化，并不指现实中的一种工具，而是转

变成了表达否定情状的虚词。因为其语句的简短有力且意思明确、能表达自身强烈不满的情感态度，符

合语言的经济性，因此在川渝地区被广泛使用。因为事件不同而需要的陈述语不同，所以在“打”的基

础上，根据句中意思需要而可以更换不同的陈述语来达到准确叙述的目的。所以在“打个锤子”的基础

上，慢慢使用了不同的动词、形容词来代替“打”字，在现阶段的使用当中，“X 个锤子”的变化速度

逐渐减慢，而后这种构式便逐渐形成，其构式义也被确定下来。 
在“X 个锤子”的构式中，其主语是对事情做出评判的施事角色，而受事角色则一般被隐藏省略，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81


邓鑫 
 

 

DOI: 10.12677/ml.2024.127581 460 现代语言学 
 

多数情况下为被评判的事物或者人承担。“X 个锤子”通过极为简短的话语从而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

对事物的主观情感，且是不满、不喜甚至是厌恶、厌烦等消极情感；二是否定，对所接收信息的不认同

与反对。 
(三) “X 个锤子”构式的语用分析 
“X 个锤子”受语言的经济性影响产生，广泛出现在日常生活对话中，直至现今互联网的发展与普

及，使得其在诸如微博、微信以及小红书等热门 app 中出现率暴增。该构式在具体使用语境中的语用功

能如下： 
1、回声否定 
由上文具体分析可知，该构式具有非常强烈的否定意味，因而“X 个锤子”一般只用于一问一答的

接答句中，很少作为始发句使用，更不能独立存在，表示对前者所表述的人或事物的不认同、不支持。

本文所列举的例子中绝大多数的情况皆是如此。所以，该构式通常会表现出回声否定的特点，即“X 个

锤子”所否定的内容常常是说话人对于前文所说的内容中的核心成分的重复。例如： 
(11) 在一次采访中，有一位官员问起了陈忠实为什么不再继续写《白鹿原》，并且还颐指气使地说

了一大堆学习讲话精神体验生活等等冠冕堂皇的套话。陈忠实先生仅仅回了他一句话：你懂个锤子。 
(12) 该紧张的是路上走的人，你紧张个锤子！ 
(13) 改个锤子呀改，你能保证所有人都喜欢吃啊？ 
例(11)中陈忠实对于高官的不切实际的没有价值的废话持反对态度；例(12)中对开车的司机驾驶紧张

给予了否定；例(13)中对于前文要改良菜品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三个例子都是对前者所提及的人或者事情

的否定，通过“X 个锤子”构式表达了其对前者观点的不同意。也因为根据所收集的语言材料来看，这

种否定前者话语核心成分的情况几乎占据了该构式用法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将回声否定看作是“X 个

锤子”构式的最基本的语用功能之一。 
2、强烈的主观态度 
由于其自身所带的强烈的主观情感态度，并且通过大量的语言材料分析可以得出，“X 个锤子”构

式总是表达出一种消极的、呈否定态度的情绪情感。在对其出现的对话场景进行研究可知，“X 个锤子”

构式所产生的这些消极的、呈否定态度的情绪情感均是由于前文所提及的人或者事情所导致的。例如： 
(14) 发个锤子的申通啊，邮局多保险！ 
(15) 一个渠道商，一没有制造业的技能，二没有互联网的思维，还干个锤子电商! 
(16) 记者：有锤子？你们怎么不用来砸窗子呢？幸存者：莫得！有个锤子的锤子！ 
例(14)中对于前文说话人认为发快递不保险、不安全这件事，说话人对其不懂快递业所表示的鄙夷与

嘲笑；例(15)中对于既没有专业思维和技能的渠道商，说话者认为是必定会失败的，持悲观、消极的态度；

例(16)中的幸存者对于记者问的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哭笑不得、愤怒等情绪。上述所举的例子均是说话

者带有强烈的消极情绪，且是对于前者所述事情或人所引起的。且可以看见，“X 个锤子”通常用于感

叹句中，且“X”会重读，从而加强句子所表达的情绪情感，以表示对于前文核心内容的强烈的消极感

受而使得语言的表达能力得到加强。 

3. “X 个锤子”的生成机制 

(一) “X 个锤子”的否定机制 
通常而言，否定句要达到表示否定义的目的，主要的方法是在语义上进行直接的否定从而达成的，

但是“X 个锤子”构式却是与其有所出入，即该构式是通过消除语值这样一种以间接的途径来达到否定

义的产生。对于这样一种与大多数否定句有所区别的方式方法，研究其独特的否定机制便显得十分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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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与意义。 
句子是一种线性符号序列。这种线性符号序列在扩展延伸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基句的否定

延伸”现象(杜道流 2006) [6]，即：语符的延伸就是对已有的基式语符的否定。例如： 
(17) A：这个人聪明。 
B：这个人聪明过分了。(杜道流用例) 
(18) A：我见过那位作家。 
B：我见过那位作家的亲笔签名。(同上) 
(19) A：他死了。 
B：他死了老婆。(同上) 
由上面三组例子来说明此种现象，将 A 句可看作是基式语符，也即基句；B 句则可以看作是基句的

扩展。通过语义的角度来看待则可知 B 句都是对于 A 句的否定。例(17)中的 B 句暗含着“这个人不太聪

明”的语义；例(18)中的 B 句暗含着“我没有见过那位作家”的语义；例(19)中的 B 句则暗含着“他没有

死”的语义。由这三个例子可知基句延伸的规律就是：语符的延伸就是对已有的语符的否定，延伸语符

提供修正值，为基句提供新信息。其中例(17)中的“过分了”是延伸语符，来对句中的“这个人聪明”提

供修正；例(18)中的“亲笔签名”也是延伸语符，来对句中的“我见过那位作家”提供修正；例(19)中的

“老婆”同样是延伸语符，来对句中的“他死了”提供修正。因此，基式就是通过这些延伸语符的使用

从而得到了新的语值。 
同理可知，“X 个锤子”构式也可以看作是基式结构“X”的拓展，其中“个锤子”是延伸语符。与

上述所举的例子有所不同的是，“个锤子”提供的是零值而不是正向的修正值，所以实现的是对基式的

彻底否定。因为“锤子”虽为实物，但在该构式的使用中，他是无意义的，是与句中所表达的意思没有

关联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所以是零值的东西。使用零值的东西从而表达零语值，是符合认知的

“相似性原则”。所以“X 个锤子”构式能够带有否定义，从而能在现代汉语否定用法的表达中占有一

席之地，拥有较高的使用频率。而这种没有直接否定语义而达到否定句意的表达便可通过上述说明得到

解释。 
(二) “X 个锤子”的产生机制 
就“X 个锤子”构式本身的组成成分来看，“锤子”的语义是与整体构式所表达的意思所冲突的，

也即构式所表达的否定、主观情感态度时，“锤子”的本义是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是无关的，甚至于是

相互冲突、矛盾的。此时，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完成整个构式义的表达，便需要对这种冲突矛盾进行回

应以达到调和一致。而这种由冲突转到调和所运用的方式，也即该构式义能被表达的产生机制便是通过

隐喻来完成的。 
所谓隐喻，指的是从一个自我毁灭、自我矛盾的陈述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自我矛盾的句子(束定芳 2002) 

[7]。当旧的语义与句子整体表达语义相冲突时，便会发生“毁灭”，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与句意相一致、

和谐的新意义。但这只是隐喻成立的基本条件，其根本的工作机制便是在话语接收者对于这一句子所表

达的真正含义的推导过程中。而这一推导过程便是从一个领域的语义特征转移到另一个语义特征。这种

两个领域之间相互存在着关系且两者还存在着方向性的情况被称为“映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者

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纯粹的“毁灭”，而是具有系统性特点，也即是从产生矛盾的本义的结构系统地映

射到相适应、和谐的目标义、新语义中。且两者间的方向一般是由源域到目的域，是一种单向性的关系。

这也就是 Lakoff [8]提出的“不变原则”。前者又被称作“源域”，后者被称作“目标域”。 
而不变原则，指的就是在当目标域的结构与源域结构相一致的条件下，源域的认知布局将会被保留

下来，也即意象图示结构。这也说明映射对于源域的内在意象图示结构并不会在映射的过程中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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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该过程发生的变化仅是源域根据目标域的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制约。例如： 
(2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例(20)中的源域是“旅行”而目的域是“人生”。其中源域所包含的显著结构特点为：旅行的人；有

终点和起点；在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情况。当我们进行解读时，“旅行”的这些显著结构特征便被映射

到了目标域“人生”中。因此便会以这些特点为限制条件来解释“人生”，最终得出人生就如同旅行一

样，一生中总不会是一帆风顺，没有波澜，而是处处充满着未知与挑战，没有人能够超脱死亡，人最终

会到达死亡的终点。 
对于“X 个锤子”构式而言，源域即是“锤子”，而目的域则是“X”。源域的显著结构特点为：性

质坚硬；运用时使用力度大；将突出物、不平处变平等。因此当该构式表达否定义时，该隐喻的理解过

程中将这些显著特点映射到了目的域中。使得我们在理解构式义时将其进行限制——“X”这个动作是

用于逆反前者的状态，并且态度坚决且强烈。例如： 
(21) 晚餐只有素菜，我吃个锤子的饭。 
该例句中的目的域即是“吃”，通过源域的结构特点制约之后将其映射到“吃”，读者对于其的理

解为吃的不好，不想吃等与源域结构特点相适应的意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隐喻所遵循的不变原则

并不是将源域所有的语义语法特征毫无保留地映射到目的域，而仅仅是与目的域相关的且是自身重要的

结构关系才会得到保留。所以，“X 个锤子”构式的否定且带有强烈主观情感的构式义便通过隐喻这种

生成机制得到实现。 

4. 解释与预测 

(一) 形成原因 
“X 个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重庆等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交际中，在《四川方言词典》[9] (王文虎、

张一舟、周家筠编，1987)中对“锤子”的解释为：锤子(名)〈粗〉本指男阴。作骂人语，表示强烈否定：

抓你们，是犯了啥子事？~事！红不说，白不说，抓起就走。而为什么要使用“锤子”这样一个日常生活

中使用频率较低的名词则是值得探讨的。四川从古至今都是生活休闲、安逸的代名词，从三国时期的乐

不思蜀到现代调侃四川容易消磨斗志的“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等等都表达了四川人民享受生活、安逸

自足等性格特征。所以，在四川人的生活中，聚在一起喝下午茶、打牌以及聊天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且因为四川人爱吃辣、地区温度相对较高等等客观原因，也造就了四川人性格火辣、火气大等特点。

因此每每在一起进行打牌等竞技类活动时容易发生口角冲突，这时双方经常会挥舞着拳头作攻击状，以

此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愤怒与不满以及对对方所说事物的不认同和否定。又因为挥舞拳头的姿态形似

锤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来二去便形成了用“锤子”来形容此种情景的习惯。 
因为用“锤子”表达不仅生动形象且精短简洁，符合语言的经济性，该词在川渝地区使用频率迅速

增长，成为了主要表达词汇。因此，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人们但凡是对于所接收到的人或事具有不认同、

不喜欢等态度时便会在后面加上“锤子”来表示自己对此的情感态度，所以在此基础上“打个锤子”便

产生了。之后又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具体语境的需要等原因，“用”、“吃”、“懂”、“美”等谓

词代替了“打”的位置，而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使用中逐渐沉淀稳定，形成了“X 个锤子”的构式，其构

式义的获得也便完成了。 
(二) 趋势预测 
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永远处在动态中。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必定也会淘汰旧的语言形式，

同样构式也不例外。当一个构式形成之后，随着其适用范围扩大，不断地被使用之后，该构式便会产生

磨损，人们对于其接受程度将会变低，此时便需要通过新的形式来替换掉旧的形式以达到语言发展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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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规律。所以，随着“X 个锤子”构式地不断使用，之后该构式的发展绝不是一尘不变的。 
由上文我们可以知道，“锤子”最早便是用来表达愤怒的情绪、否定的态度等意思，因此随着“X

个锤子”构式的磨损，“锤子”这一表达将会被替代，被更新的、更形象、更符合当地语言习惯以及语

言经济性的新词所替代，从而保证该构式的继续使用。在我们所收集到的现代汉语语言资料中可以发现，

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了。例如： 
(22) 你这么大点的孩子晓得个铲铲！ 
(23) 你懂个屁呀！大字不识几个就在那乱说。 
(24) 你玩个球，这么大个人了还不知道找份工作。 
上述例子中的“铲铲”、“屁”以及“球”等词语都是对“X 个锤子”构式的更新，使其焕发新的

生命力。从中也可以看出该构式的变化发展规律，即所替换的词总是零值、虚值以及负值。如上述例子

中的“铲铲”、“屁”、“球”是与话题不相关、没有价值的东西，因而与“锤子”一样是零值，所以

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可以通过该规律解释并预测到之后“X 个锤子”构式的发展趋势。 

5. 总结 

本文以构式这一视角观察方言，通过对川地方言“打个锤子”的观察进而对语义已固化成构式的“X
个锤子”进行研究解释。本文通过使用构式理论对该构式从构式义、构式生成机制以及解释与预测三个

方面来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X 个锤子”通过隐喻与否定等机制作用，来表示一种主观的强烈否

定，且通常出现在口语问答句中。该构式所带有的浓厚的方言特色使得在普通话中略显平常的词能够在

方言中孕育出不一样的语义。通过对这样一种方言构式进行分析，不仅能提高构式理论的解释力，同时

还能为我国的方言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说  明 

本文的例子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均来自笔者自小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以及梓潼县日常生活所得的材料。 

参考文献 
[1] 邢泽鹏. 基于语料库的方言词汇网络语用化分析——以四川方言“锤子”为例[J]. 文教资料, 2020(10): 8-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汉语词典[M].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3] 张国宪. 单双音节动作动词语用功能差异探索[J]. 汉语学习, 1989(6): 12-14.  

[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5] 刘丹青. 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一[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91-96.  

[6] 杜道流. “V／A 个 P!”感叹句的多角度考察[J]. 汉语学报, 2006(2): 48-52.  

[7]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98-106+160.  
[8]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王文虎, 张一舟, 周家筠, 编. 四川方言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81

	论构式“X个锤子”及其生成机制
	摘  要
	关键词
	On the Construction of “X Hammer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ir Gener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X个锤子”的构式义
	3. “X个锤子”的生成机制
	4. 解释与预测
	5. 总结
	说  明
	参考文献

